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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６１８ 年到达明朝北京的佩特林是历史上第一位来华俄国使

者ꎬ 也是元朝灭亡后第一位穿行蒙古高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ꎮ 因为相关证据不

足ꎬ 中外学者长期以来普遍怀疑佩特林到达中国的真实性ꎮ 实际上ꎬ 从民族史角

度出发ꎬ 佩特林回国后撰写的报告对蒙古各部状况的描写ꎬ 是符合 １７ 世纪早期

蒙古高原政治状况的ꎮ 佩特林报告中关于明朝京城和朝贡制度的细节ꎬ 也在明代

史料中可以得到证实ꎮ 因此ꎬ 对佩特林来华的可能性不应过分否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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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 年) 秋天ꎬ 一位从托博尔斯克出发ꎬ 名叫伊万􀅰佩特林的俄

国使者到达了明朝京城ꎬ 并得到了一封来自万历皇帝的 “国书”ꎮ 第二年 (１６１９ 年)ꎬ
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两份出使中国的报告ꎮ 这是有据可查的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与中国最

早的直接交往材料ꎮ 但是ꎬ 这位使者和他的报告在国内外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ꎮ 佩特

林流传于世的资料ꎬ 不过是简短的旅行报告和 ２０ 世纪之后陆续被发现的一些相关俄文

档案ꎬ 而有关佩特林本人的信息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ꎮ 另外ꎬ 在佩特林出使中国之后的

两百年时间里ꎬ 出使报告的原始俄文版在俄罗斯本国近乎被束之高阁ꎬ 其英文、 法文、
德文和拉丁文等译本又因表述不精确和缺乏佐证而遭到西欧学者质疑ꎮ 长期以来ꎬ 各国

学者普遍都在质疑佩特林报告中具体内容的精确性ꎬ 甚至质疑报告本身的真实性ꎮ
进入当代后ꎬ 随着苏联学界对历史档案的挖掘ꎬ 关于佩特林出使一事出现了新的

证据ꎮ ２０ 世纪中期ꎬ 苏联学者米亚斯尼科夫 (Мясников В􀆰 С􀆰 ) 和杰米多娃

(Демидова Н􀆰 Ф􀆰 ) 利用新发现的 １７ 世纪俄文档案ꎬ 证明了报告与使团的确存在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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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根据相关俄文档案的互证性ꎬ 提出了佩特林到达中国ꎬ 乃至携回国书的合理性ꎮ
在 １９６６ 年ꎬ 两人合作出版了 «最早的在华俄国外交官»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ꎬ 中译本名为 «在华俄国外交使者 (１６１８ ~１６５８)»ꎬ ２０１０ 年由社科文献出版

社出版ꎮ 但是ꎬ 米氏等人的研究以俄文史料为基础ꎬ 其主要参考汉文材料佐证还是间

接来自 １９ 世纪汉学家卡法罗夫 (巴拉第) 的文章 «大司祭帕拉金关于哥萨克佩特林

中国之行的札记»①ꎮ 卡氏的确是较早利用了中方史料来研究佩特林的少数有识之士ꎬ
但对汉文史料的解读存在一些错误ꎮ 另外ꎬ 他的这篇文章在学界整体受重视的程度也

有限ꎮ 由于苏联和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佩特林时不够重视使用俄文以外的资料ꎬ 这使得

１９６６ 年以后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更大的进步ꎮ
当代中国学人对俄人佩特林使明一事则更多地持质疑态度ꎮ 张星烺在 １９３０

年出版的六卷本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中曾收录了佩特林报告ꎮ 但在 １９７７ 年重

新修订为四卷本后ꎬ 佩特林报告的内容就被删去了ꎬ 至 ２００３ 年再版时也没有恢

复ꎮ １９８６ 年ꎬ 中国学者郝镇华完全否定了佩特林到达中国的可能性和所携回国

书的真实程度②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张箭认为佩特林可能到达过中国ꎬ 但没有提供有力证

据支持③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阎国栋对有关佩特林 (彼特林) 的论述持折中态度ꎬ 认为佩

特林使华成行的可能性较大ꎬ 但携回的 “国书” 应为伪作④ꎮ 数十年来ꎬ 在俄国

方面的新史料挖掘不够ꎬ 而中方史料中也难以找到相关证据的情况下ꎬ 佩特林使

团是否到达明朝在中国历史学界还是一桩悬案ꎮ
实际上ꎬ 从当时明蒙关系的实际状态看ꎬ 佩特林在 １６１８ 年经过蒙古高原中

西部的和托辉特部与漠南土默特部到达明朝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ꎮ 有些被国内外

学者用以质疑的例子本身就是误读ꎬ 比如ꎬ 近代英国学者巴德利与一些当代中国

学者认为佩特林提到的 “曼齐喀图王妃”⑤ 是 １６ 世纪河套地区土默特部首领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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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汗的妻子ꎬ 明蒙关系史上赫赫有名的 “忠顺夫人” 三娘子ꎮ 由于三娘子在

１６１８ 年时已经不在人世ꎬ 他们便据此论证佩特林的记载不可靠ꎮ 其实ꎬ “曼齐喀

图王妃” 根本就不是三娘子ꎮ 又如ꎬ 佩特林拿到的那份文理不通ꎬ 又不合规矩的

“明神宗国书”ꎬ 它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给朝贡部落的敕书ꎮ 另外ꎬ 在佩特林报

告中ꎬ 还有许多被长期忽视但符合当时历史背景、 难以随意编造的细节ꎮ 总之ꎬ
倘若结合民族史的路径ꎬ 对佩特林报告和相关史料重新进行梳理的话ꎬ 我们还是

可以找到新的证据去支持佩特林来华的合理性与佩特林报告的可信性ꎮ

一　 关于佩特林穿行蒙古高原的可能性

在一般人的历史印象里ꎬ 草原民族总是攻伐不断的ꎮ 只有在蒙元帝国时内亚地

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ꎮ 在这种和平之下ꎬ 柏朗嘉宾、 马可􀅰波罗这些西方人才

能成功穿越欧亚大陆到达东方ꎮ 随着元朝的瓦解ꎬ 北元余部分崩离析ꎬ 明蒙之间又

攻伐不断ꎬ 这样的 “乱世” 下俄国使者是否可能顺利穿过蒙古各部进入中国呢?
日本的蒙古史学者若松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ꎮ 在收入 «清代

蒙古的历史与宗教» 的 «阿勒坦汗传考证» 一文中ꎬ 若松氏提出了一个重要观

点ꎬ 那就是 １６１６ 年出使和托辉特部的使者丘缅涅茨和彼得罗夫等人打听到 “中
国” 的消息其实是通使蒙古的汉商ꎮ 和托辉特部位于阿尔泰山北部ꎬ 当时部落势

力正盛ꎬ 雄主硕垒乌巴什自称阿勒坦汗ꎬ １７ 世纪初期俄国人对他的称呼也是

“阿勒坦沙皇”ꎮ 若松氏指出ꎬ 给俄国人提供这些情报的中国人ꎬ 若是明朝人ꎬ
情报的内容不至于这么贫乏甚至错误①ꎮ 实际上ꎬ 他们是归化城一带的汉商②ꎮ
若松宽在文中进而猜测ꎬ 从阿尔泰山到归化城ꎬ 再到明朝的贸易路线上ꎬ 和托辉

特人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若松氏甚至认为佩特林 １６１８ 年成功进入张家口也有赖于

和托辉特人和明朝的互市关系③ꎮ 若松宽后面的猜想可能有过度阐释之嫌ꎬ 因为

在明朝人的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和托辉特部的印记ꎬ 而且当时和明朝互市关系中

最重要的部落是归化城的土默特人ꎮ 但是ꎬ 若松宽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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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汉商可以成功到达遥远的阿尔泰山北部ꎬ 那么ꎬ 俄国使者沿同样的道路南下

也不会太过艰险ꎮ
佩特林出使的时代ꎬ 蒙古高原上两大最强势力ꎬ 除了前述的和托辉特部 “阿

勒坦汗政权”ꎬ 就是扎萨克图汗部ꎮ 第一位扎萨克图汗是喀尔喀右翼的贵族素班

第ꎬ 他在 １５９６ 年塔喇尼河会盟后势力膨胀ꎬ 自称扎萨克图汗ꎬ 成为蒙古高原西

部崛起的强主①ꎮ 佩特林在报告中介绍从阿尔泰山到土默特的各个蒙古统治者

时ꎬ 只有对 “阿勒坦汗” 硕垒乌巴什和 “扎萨克图” 的称呼是 “君王”
(царь)②ꎬ 而对其他首领的称呼则是 “大公” (князь)③ꎮ 当时硕垒乌巴什和素

班第并无矛盾ꎬ 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行动ꎬ 佩特林的蒙古之旅是安全的ꎮ
有关 １７ 世纪初期漠北蒙古人社会生活的遗留性蒙古文文献ꎬ 规模最大的莫

过 １９７０ 年肯特省佛塔中发现的桦皮文书ꎮ 这些文书显示了去远方朝觐或者转生

远方的希冀ꎮ 编号分别为 (ＸＢＭ４２)④ 和 (ＸＢＭ４５)⑤ 两篇转生发愿文中甚至都

出现了 “汉地五台山”ꎮ 当然ꎬ 在一篇编号为 (ＸＢＭ１５２) 的咒语中也提到了

“远离汉人之害”⑥ꎮ 但是ꎬ 这篇萨满教文本的主旨是家宅平安ꎬ 而且咒语中的汉

人之害和日月之害是并列的ꎮ 因此ꎬ 这里所说的汉人之害表达的是对 “他者”
的抽象敌意ꎬ 并非特指当时明朝果真能对蒙古高原的西北一隅有什么威胁ꎮ 从这

些民间文书来看ꎬ 佩特林确实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穿行蒙古高原的ꎮ
从大尺度的历史背景来看ꎬ １７ 世纪初期的蒙古高原也是少有的平静时代ꎮ

自 １６ 世纪初达延汗重新分封六万户之后ꎬ １７ 世纪的蒙古高原内部已经和 １５ 世纪

之前血腥纷争的状况大相径庭ꎮ １６１８ 年硕垒乌巴什和素班第生活的年代ꎬ 卫拉

特人与喀尔喀人以及喀尔喀不同部落之间没有没太多冲突ꎮ 后来虽然偶有纷争ꎬ
但直到 １６８６ 年枯冷白齐尔会盟上ꎬ 喀尔喀贵族内部以及卫拉特贵族同喀尔喀贵

族之间的矛盾才正式激化ꎬ 之后不久才会发生噶尔丹东征这样的横扫整个高原的

巨大战事ꎮ 整体来看ꎬ 根据各方面材料ꎬ 佩特林在这个和平时代来华的难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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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那么巨大ꎮ

二　 关于佩特林时代的土默特及 “曼齐喀图” 考证

佩特林来华时代的归化城土默特就更是安宁之地了ꎮ 早在佩特林来华之前ꎬ
土默特的首领俺答汗及其夫人 “三娘子” 在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 年) 和明朝已经达

成了同好互市的协议ꎬ 俺答汗还被明朝封为顺义王ꎬ 此事史称隆庆和议ꎮ 后来明

朝榆林一带官兵同鄂尔多斯地区首领卜失兔虽然有过较大规模冲突ꎬ 但是ꎬ 归化

城一带并未被波及ꎮ 至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 年)ꎬ 卜失兔亦与明朝修复了关系ꎬ
“率诸酋赴红山、 清水、 中卫、 平虏、 扁都诸市”①ꎮ

处于 １６ ~ １７ 世纪之交的晚明士人对俺答封贡之后明蒙关系评价也颇高ꎮ 焦

竑 «国朝献征录» 中 «四夷􀅰通贡传» 一目中评价封贡之后的宣大边境 “东西

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ꎬ 行人不持弓矢ꎬ 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②ꎮ 当然

这里不乏对王崇古的溢美之词ꎬ 但中西线防御的相对平稳起码也是存在的ꎮ «武
备志» 中称 “自俺答款后ꎬ 塞下稍宁ꎬ 边臣皆论功受赏”③ꎮ 萧大亨 «北虏风俗»
也反映了俺答汗崛起后蒙古地区的变化ꎮ 萧氏称 “夫像教之设ꎬ 肇于西方ꎬ 流于

北土ꎬ 化悍厉为仁慈ꎬ 于王化岂曰小补之哉”ꎬ “夷俗犷悍ꎬ 不可化悔久矣ꎮ 比

款贡以来ꎬ 颇尚佛教”④ꎮ
«蒙古源流» «黄金史纲» «罗布藏丹津黄金史» 等 １７ 世纪蒙古文史书记载

中ꎬ 都普遍将达延可汗和俺答汗这对父子作为结束乱世、 恢复政教太平的代表人

物ꎮ «罗布藏丹津黄金史» 对俺答汗的评价尤其高ꎬ 甚至高过同时期地位在其上

的扎萨克图图们可汗ꎮ 书中甚至这样赞美俺答汗: “他承继中断多年的宝贝宗教ꎬ
他兴建被毁灭的国家ꎮ 他正像古代的忽必烈􀅰薛禅可汗一样在五色四夷中间美誉

流传”⑤ꎮ 佩特林来到土默特的时候ꎬ 这里早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ꎮ
佩特林见到的那位 “曼齐喀图王妃” 自然不会是三娘子ꎬ 因为三娘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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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瞿九思: «万历武功录»ꎬ 卷十四 “中三边” 卜失兔阿不害列传ꎬ 明万历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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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萧大亨: «北虏风俗»ꎬ 明万历二十二年自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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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２ 年就已经故去了ꎬ 而且三娘子的各种蒙文名号发音也与此无关①ꎮ 实际上ꎬ
佩特林来华时遇到的 “王妃”ꎬ 就是三娘子的孙媳妇ꎬ 那位先嫁把汉那吉ꎬ 后嫁

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ꎬ 最后又嫁三娘子之子不他失礼ꎬ 在汉文中称 “大成比

妓”ꎬ 在蒙古文尊称 Ｔｏγｔａｉ ｍａｉｇ ｂｕｙａｎ － ｔｕ ｄａｌａｉ ｑａｔｕｎ②ꎬ 清人汉译作 “托克对玛

齐克布延图达赉哈屯”③ 的女统治者ꎮ “曼齐喀图” 就是 “玛齐克哈屯”ꎮ 造成卡

法罗夫乃至米亚斯尼科夫出现错误的原因之一ꎬ 可能是从康熙朝开明史馆到乾隆

朝殿本 «明史» 最终定稿的编纂过程中ꎬ «明史» 形成了数个版本ꎬ 中间多出错

讹矫饰的缘故ꎮ 万斯同所撰四百一十六卷版 «明史» 末卷外藩传ꎬ 就将三娘子

当成忠义夫人ꎬ 而把大成比妓当成忠顺夫人ꎬ 把这两个人的封号正好弄颠倒

了④ꎮ 或许俄国汉学家读到的明史版本ꎬ 就是有错误的ꎮ 因此ꎬ 既然佩特林提到

的 “曼齐喀图王妃” (княгиня Манчикатут) 不是三娘子ꎬ 那么ꎬ 从卡法罗夫到

米亚斯尼科夫等人对佩特林报告中她的儿子 “奥楚台吉” (Ончун － тайчи)⑤ 的

解释同样是有问题的ꎮ 卡法罗夫相信此人是扯力克之孙ꎬ 袭封顺义王的卜石兔ꎬ
而米亚斯尼科夫则接受了这一说法⑥ꎮ 其实ꎬ 这里说到同忠义夫人齐名ꎬ 同居一

处的统治者应该是大成比妓的亲生儿子素囊 (汉文中或称索囊)ꎮ «武备志» 中

说到ꎬ 大成比妓与不他失礼所生的儿子索囊又名温布ꎬ “不他失里黄台吉ꎬ 系顺

义王俺答第七子ꎬ 三娘子所生也ꎮ 生二子ꎬ 长子哑不害台吉即温布ꎬ 又名索

囊”⑦ꎮ 按照蒙古部落的习惯ꎬ 索囊作为长子ꎬ 当有黄台吉称号ꎮ «畿辅人物志»
刘遵宪传中ꎬ 记载过 “素囊黄台吉恃其部落挟赏侵边”⑧ꎮ 记录俺答汗一生功业

的蒙古文叙事长诗 «阿勒坦汗传» 则将素囊的名号写作 (Ｏｍｂｕ ｑｏｎｇ ｔａｉｉ)⑨ꎬ 发

音又和温布黄台吉相合ꎮ 因此这个 (Ончун － тайчи) 可能就是 “温布黄台吉”
的不正确转音ꎮ 据前文所述ꎬ 在卜石兔袭封顺义王后ꎬ 索囊升授都督同知ꎬ 仍然

在土默特地区拥有重要权力ꎮ 大成比妓早在 １５８３ 年把汉那吉亡故时ꎬ 就 “拥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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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①ꎬ 对三娘子都产生了威胁ꎮ 以后大成比妓母子和扯

力克、 卜石兔等后辈顺义王也时有纷争ꎮ 三娘子于 １６１２ 年故去后ꎬ 大成比妓的

实力达到巅峰ꎮ 她审时度势ꎬ 没有阻拦扯力克长孙卜石兔继任新顺义王ꎬ 只是向

明廷为自己和亲生儿子素囊求封赏ꎮ 在涂宗浚代上的 «请嗣封爵以顺夷情疏»
中她向明廷陈情道: “我系先年同夫把汉那吉投降中国首款之人ꎬ 素囊台吉是我

与后夫不他失礼所生之子ꎬ 即先王俺答嫡孙ꎮ 今忠顺夫人虽故ꎬ 我同素囊母子

俩ꎬ 外领东西两哨部落ꎬ 内守得胜、 水泉两处边疆ꎬ 一遵先王盟约ꎬ 一报天朝厚

恩ꎬ 不敢变心ꎬ 恳乞军门转奏万岁爷ꎬ 怜我母子效劳年久ꎬ 授我忠义夫人ꎬ 升素

囊都督同知ꎬ 加尝表里ꎮ”② １６１４ 年ꎬ 明朝的确应允了他们母子的请求ꎮ 在 １６１４
年大成比妓被封为忠义夫人后ꎬ 她事实上成了土默特地区辈分最高的统治者ꎬ 当

佩特林经行归化城一带时ꎬ 想必她的威名已经达到鼎盛ꎮ 据 «万历武功录»ꎬ 癸

未年四月三十日把汉那吉坠马死时ꎬ 尚是 “妻幼子稚”③ꎮ 此年是公元 １５８３ 年ꎮ
假设大成比妓时年 ２０ 岁ꎬ 则 １６１８ 年佩特林前来时也不过 ５５ 岁而已ꎮ

不仅汉文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夫人权势之盛ꎮ 佩特林在喀山所作的口头

汇报中ꎬ 还补充了在莫斯科所做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的重要细节: 那就是不仅商

旅从归化城进入长城沿线需要这位女统治者的许可和证照才可能通过ꎬ 而且在张

家口等重镇也需要她的书信ꎬ 贸易沿途都是她的人马护送④ꎮ 这条补述并非是佩

特林随意添加ꎬ 不难看出ꎬ 此处描述的实际上是明蒙互市中大成比妓对朝贡贸易

和敕书的掌控ꎮ 手握大量敕书的土默特部落对明蒙边境贸易的控制一直持续到

１６３５ 年皇太极取消归化城土默特贵族权力为止ꎮ
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讨论ꎮ 我们知道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开发离不开俺

答汗ꎬ 大成比妓身份的合法性毕竟也来自俺答汗家族ꎮ 但是ꎬ 佩特林既没有提到

他ꎬ 也没有提到过顺义王封号ꎮ 或许是因为大成比妓母子同顺义王嫡系后人始终

不甚和睦ꎮ 因此ꎬ 当来到大成比妓控制的地区时ꎬ 佩特林很可能已经不会过多地

感受到关于俺答汗的社会记忆了ꎮ

３３

①
②
③
④

«万历武功录»ꎬ 卷九 “中三边” 三娘子列传ꎮ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ꎬ 卷四百四十九ꎬ 明崇祯平露堂刻本ꎮ
«万历武功录»ꎬ 卷九 “中三边” 把汉那吉列传ꎮ
«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ꎬ 第 １２４ 页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三　 关于佩特林的朝贡之旅

佩特林若想加入朝贡团队ꎬ 除了可能需要携带物质示好外ꎬ 礼仪上也需要入

乡随俗ꎮ 当时土默特地区的佛教发展已然处于鼎盛时期ꎬ 俺答汗后人也普遍以崇

佛标榜ꎮ 这大概就是佩特林报告花费了大量篇幅去描写藏传佛教寺庙和宗教习俗

的缘故ꎮ 西方人通过接受东方宗教习俗得以参与入贡明朝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真

实存在的ꎬ 最著名的莫过于传教士鄂本笃来华ꎮ 鄂本笃从中亚动身ꎬ 准备取道塔

克拉玛干进入河西走廊前ꎬ 就煞费苦心装扮了一番 “长衣缠头ꎬ 腰挂弯刀ꎬ 背负

弓与箭筒ꎬ 蓄须发甚长ꎮ 衷心虽奉基督ꎬ 而在途间ꎬ 人皆以为摩诃末之徒也ꎮ”①

鄂本笃虽然没有成功到达京城ꎬ 但是他还是越过嘉峪关进到了肃州ꎮ
佩特林在土默特地区做了多少功课我们不清楚ꎬ 但最终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

应该接纳了他ꎮ 佩特林对呼和浩特地区寺庙的详细描写ꎬ 证明他曾经努力学习蒙

古人的宗教礼仪ꎬ 努力学得像一个蒙古人ꎮ 这些关于藏传佛教景观、 仪式和风俗

的叙述ꎬ 如果没有亲身参与过宗教活动的人是很难凭空想象出来的ꎮ 佩特林说到

他进入过有三座女性特征的佛像和八位 “少女像” 的佛殿②ꎬ 显然这是大召寺供

奉三世佛和八大菩萨的大雄宝殿内景描写ꎮ 佩特林的报告还说到土默特有两位称

为呼图克图的宗教首领ꎬ 寺庙为他们设有法座ꎬ 汗王都要向其行礼③ꎮ 按照当时

历史来看ꎬ 一位活佛应当是席力图召的席勒图呼图克图一世ꎬ 据称他曾坐过三世

达赖喇嘛的高座ꎬ 教育过后来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ꎬ 是蒙古地区德高望重的

高僧④ꎮ 另一位活佛则应该是 «蒙古源流» 中提到的 “大慈迈答哩” 呼图克图ꎮ
«黄金史纲» 中说 “迈达哩胡图克图诺们汗禀承达赖喇嘛的谕旨ꎬ 驻锡于蒙古之

地ꎬ 坐在达赖喇嘛的黄幄之中ꎬ 进而阐扬宗喀巴的宗教于六大国”⑤ꎮ 他不仅掌

管过土默特的宗教事务ꎬ 到 １６１４ 年时还受过鄂尔多斯部首领的尊崇供奉⑥ꎮ «阿
勒坦汗传» 还提到 １７ 世纪初的顺义王扯力克和年迈的三娘子将他接到库库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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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城) 供养①ꎮ 两位活佛不仅有崇高的宗教威望ꎬ 而且同土默特贵族关系密

切ꎮ 佩特林若同他们有所接触ꎬ 也会有助于打通和土默特贵族的关系ꎮ
假如佩特林成功打通了与归化城土默特人的关系ꎬ 那么ꎬ 他是否能够顺利到

达明朝呢ꎮ 从万历朝的历史来看ꎬ 这是有很大可能的ꎮ 首先明朝后期的敕书发放

数量是惊人的ꎮ 在隆庆和议前夕ꎬ 给哈密卫等地少数民族的敕书已经数目飞涨ꎮ
隆庆三年 (１５６９ 年)ꎬ 朝廷 “命量给土鲁番进贡夷人赏赉有差ꎮ 先是远夷求索者

嘉靖初正奏文二十八道ꎬ 比至末年遂增至二百四十八道ꎬ 朝廷不忍尽绝ꎬ 故每量

给以示羁縻云ꎮ”② 万历朝 «明会典» 所记ꎬ “隆庆六年贡市夷人一百五十二名ꎮ
万历元年增至四百五十三名ꎬ 二年增至五百五十七名ꎮ”③ «明实录» 中记载西

域、 蒙古和女真各处朝贡使节一次性来京的人数ꎬ 经常也是相当可观的ꎮ 如万历

元年四月ꎬ “宴 (赏) 女直进贡夷人三百员名”④ꎬ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 “宴海西脱

伦兀等卫进贡夷人看只木等一百一十一名”⑤ꎬ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ꎬ 朝廷还宴请

了 “泰宁等卫进贡夷人兀尚歹等一百一十九名”⑥ꎮ
其次ꎬ 佩特林来到北京的时间据米亚斯尼科夫考证是 ９ 月 １ 日⑦ꎬ 而万历皇

帝的生辰是 １５６３ 年 ９ 月 ４ 日⑧ꎮ 早在隆庆和议时ꎬ 王崇古就上奏提出 “虏入贡互

市宜以春月马弱之时ꎬ 且及万寿圣节四夷来庭之会”⑨ꎬ 以后皇帝生辰接待贡使

前来北京形成了一种定制ꎮ 从报告来看ꎬ 佩特林本人可能并不清楚为什么选择这

个时间进入北京ꎬ 但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一定是清楚的ꎮ
明朝对少数民族朝贡者的行走路线和驻地等都有明确规定ꎬ 所以ꎬ 佩特林大

概不可能脱离队伍了解更多情报ꎮ 他的报告体现了他对长城以内的明朝所见所知

都很有限ꎬ 这也成为前辈学者们否认他到过明朝的理由之一ꎮ 但是ꎬ 有一条细节

恰恰是可以为他来京事实与来京身份提供佐证ꎬ 那就是他提到北京城水路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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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阿勒坦汗传 (蒙汉合璧)»ꎬ 第 １８１ ~ １８２ 页ꎮ
«明实录»ꎬ 穆宗朝卷三十二ꎬ 隆庆三年五月庚申条ꎮ
〔明〕 申时行: «大明会典»ꎬ 卷一百七礼部六十五ꎬ 明万历内府刻本ꎮ
«明实录»ꎬ 神宗朝卷十二ꎬ 万历元年四月甲子条ꎮ
同上ꎬ 神宗朝卷三百六十九ꎬ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辛丑条ꎮ
同上ꎬ 神宗朝卷五百七十五ꎬ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辛未条ꎮ
«在华俄国使者 (１６１８ ~ １６５８)»ꎬ 第 ２１ 页ꎮ
据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ꎬ 裕王第三子生” ( «明实录» 世宗朝)ꎬ “以嘉靖癸亥八月十七日酉

时生上” ( «明实录» 神宗朝)ꎬ 可知万历皇帝生日公历时间ꎮ
〔明〕 徐日久: «五边典则»ꎬ 卷十旧钞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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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ꎬ 对于玉河 (又名御河) 有不少描写①ꎬ 对距离长城更近的桑干河以及出京

南下必经的卢沟河却一无所知ꎬ 要知道后两者的知名度是高于玉河的ꎮ 对于一个

从蒙古高原而来的商队成员ꎬ 这个描述合乎情理ꎬ 因为明代蒙古人来京所住的就

是会同馆ꎬ 除了高层贵族有可能得见天颜ꎬ 其他人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拘于其中ꎮ
万历朝时ꎬ 会同馆分南北二处ꎬ 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ꎬ 南会同馆位于东江米巷ꎬ
整体范围在今天王府井、 东交民巷一带ꎮ 据明英宗实录ꎬ “正统六年九月丙辰ꎬ
命于玉河西隄建房一百五十间ꎬ 以馆迤北使臣”②ꎬ 可知蒙古使臣居住的应该是

此馆ꎮ 又据 «明一统志»ꎬ “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ꎬ 四夷馆隶焉”③ꎮ «大
明官制» 说的更加明确ꎬ “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西岸ꎬ 四夷馆在东安门

外”④ꎮ 清朝人依然记载 “玉河ꎬ 源岀县西北玉泉山ꎬ 汇为西湖ꎬ 分流由德胜门

入皇城内ꎬ 名北海子ꎬ 亦名御河􀆺􀆺南出正阳门ꎬ 东南流至通州”⑤ꎮ 玉河流入

通州河ꎬ 便和京杭大运河这条运输动脉连通ꎮ 加入朝贡队伍的佩特林活动范围拘

于会同馆及周边市场ꎬ 又身处于河岸边ꎬ 关于水运的所见所闻想必会给他留下深

刻印象ꎬ 有关中国河运和海运的信息大概也是在这里打听到的ꎮ
进入 １７ 世纪的明朝刚刚经历了 “万历三大征”ꎬ 虽然在辽东仍然危机隐患重

重ꎬ 但整体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ꎮ «万历武功录» 就通过翔实的史料证明

了明神宗时期北方边疆如何达成基本安定ꎮ 冯梦龙在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 年) 出版

的 «警世通言» 中ꎬ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开篇就对明神宗在位期间的作为不吝

赞词地加以追忆ꎬ 称 “这位天子ꎬ 聪明神武ꎬ 德福兼全ꎬ 十岁登基ꎬ 在位四十八

年ꎬ 削平了三处寇乱􀆺􀆺远夷莫不畏服ꎬ 争来朝贡ꎮ 真个是: 一人有庆民安乐ꎬ
四海无虞国太平ꎮ”⑥ 佩特林到达北京时ꎬ 抚顺刚刚被努尔哈赤占领ꎬ 但是明朝

的天朝上国式的朝贡体系还在照常运转ꎮ 直到天启四年 (１６２４ 年)ꎬ 明熹宗才根

据毛文龙关于努尔哈赤可能和 “西虏” 蒙古各部联结ꎬ 通过潘家口等处偷运武

器的奏报ꎬ 方下令严查 “进贡夷人” 中有无奸细ꎬ 指示九边守将 “及各隘口守

把将官ꎬ 都要昼夜不时防守ꎮ 还仔细盘诘出入进贡夷人ꎬ 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华俄国使者 (１６１８ ~１６５８)» 译为 “游河”ꎬ 见第 ５６ ~５７ 页、 第 ７０ 页ꎮ 俄文作 Юхоꎬ 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ꎬ Ｃ􀆰 ５３􀆰

«明实录»ꎬ 英宗朝卷八十三ꎬ 正统六年九月丙辰条ꎮ
〔明〕 李贤: «明一统志»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ꎮ
«大明官制􀅰卷一»ꎬ 明万历刻皇明制书本ꎮ
〔清〕 洪亮吉: « (乾隆) 府厅州县图志»ꎬ 卷一ꎬ 清嘉庆八年刻本ꎮ
〔明〕 冯梦龙: «警世通言»ꎬ 卷三十二ꎬ 明天启四年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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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ꎮ”① 在佩特林来华之时ꎬ 形势还没有这么紧张ꎮ

四　 关于 “国书” 的真相以及明人对佩特林的态度问题

被史学家们质疑最多的ꎬ 就是佩特林收到的那份所谓 “国书”ꎮ 这份文件最

早是在 １６７４ 年斯帕法里使团出使前夕被译成俄文的ꎮ 其汉译本最早见于张星烺

１９３０ 年版的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ꎮ 这份书信和顺治皇帝给巴伊科夫使团的蒙文

国书ꎬ 以及此后清朝皇帝委托其他俄国使者带回的国书相比显然很不正规ꎬ 且文

理逻辑都有不通顺之处ꎮ 有学者即以此为重要理由ꎬ 否认佩特林来华的可能性ꎮ
笔者同样认为ꎬ 佩特林带回的不可能是明朝的国书ꎮ

但是ꎬ 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ꎬ 佩特林拿到的所谓国书可能不是真正的国书ꎬ
但未尝不可能是朝贡贸易时携带来的敕文ꎮ 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ꎬ 佩特林到达北

京最大的可能性是加入了土默特人的朝贡队伍ꎬ 以 “进贡夷人” 某某身份来到

京师ꎮ 既然如此ꎬ 按照明朝朝贡贸易的一般法度ꎬ 他更有可能收到的是敕书ꎮ 但

是ꎬ 明朝敕书与国书ꎬ 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获取方式上都是大相径庭的ꎮ
在 «殊域周咨录» 中ꎬ 保存过总量不少的明代外交文书ꎬ 从中我们对明代

国书的特点可见端倪ꎮ 这些文书不一定以 “国书” 名义出现ꎬ 但是ꎬ 它们所面

对的一定是对象国家的君主或统治者ꎬ 文字也多佶屈聱牙ꎮ 在 «明会典» 中ꎬ
也明确规定了外国使节如何正式求见明朝皇帝的流程ꎮ 此项规定制于明初ꎬ 并一

直沿用到万历年ꎮ “洪武十八年定ꎬ 蕃国初附遣使奉表进贡方物先于会同馆安歇ꎬ
礼部以表副本奏之ꎬ 仪礼司引蕃使习仪ꎬ 择日朝见ꎮ”② 显然ꎬ 这是一道颇为复

杂的程序ꎮ 到了明朝后期ꎬ 随着外交政策的收缩ꎬ 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不再像明初

那样广泛去四方各国交往ꎬ 而是发展出了一种限制外交的 “祖训” 观念ꎮ 嘉靖

朝主张禁海防倭的王希文在 «重边防以苏民命疏» 中就提出了 “我祖宗立法ꎬ
来有定期ꎬ 周有定数ꎬ 比对符验相同ꎬ 乃为伴送ꎮ 附搭货物ꎬ 官给钞买ꎬ 载在

«祖训» 可考也ꎮ”③ 这种严格的制度起初主要是鉴别真伪ꎬ 防范倭寇等外部敌对

势力ꎬ 发展到明代后来就成了阻碍同新国家交往的借口ꎮ 嘉靖年间的巡抚都御史

林富是主张弛海禁的开明官员ꎬ 而他上疏弛禁时依旧坚持拒绝 “佛郎机” 入贡ꎬ

７３

①
②
③

«明实录附录»: 明熹宗宝训卷四􀅰饬边防ꎬ 天启四年五月丁巳条ꎮ
〔明〕 申时行: «大明会典»ꎬ 卷五十八礼部十六ꎬ 明万历内府刻本ꎮ
〔明〕 贾三近: «皇明两朝疏抄»ꎬ 卷十六ꎬ 明万历刻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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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 “夫佛郎机素不通中国ꎬ 驱而绝之宜也ꎬ «祖训»、 «会典» 所载诸国素恭

顺ꎬ 与中国通者ꎬ 朝贡贸易尽阻绝之ꎬ 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凡番舶之来ꎬ 私自

行商者尽皆逐去ꎮ 其有朝贡表文出于 «祖训»、 «会典» 所载众国ꎬ 密诇得真ꎬ
许往广州洋澳驻歇ꎮ 其 «祖训»、 «会典» 之所不载ꎬ 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ꎮ”①

敕书的获取办法就轻松得多了ꎮ «四译馆增订馆则» 中提到 “鞑靼馆除本馆

职业外ꎬ 又兼译女直来人进贡袭替来文并回赐敕书及译写顺义王表文”②ꎮ １６ 世

纪期间ꎬ 西藏帕竹政权首领阐化王曾通过明朝官员郜光先为藏地僧人 “代求进贡

欲讨敕书”ꎬ 理由是 “近了朝廷地方仰慕皇帝爷爷ꎬ 进贡求讨敕书”③ꎮ 由此可

见ꎬ 明代颁发的敕书既可以通过外藩首领继承ꎬ 也可以通过进贡求得ꎮ 因此ꎬ 佩

特林若想取得敕书ꎬ 大概是应该通过进贡求得的ꎮ
换言之ꎬ 进贡和讨敕书容易ꎬ 得见龙颜就难得多ꎮ 拿被称为 “佛郎机” 的

葡萄牙人来论ꎬ 他们直接入贡的梦想经历了重重波折ꎬ 而内中最悲惨的莫过于成

员纷纷庾死狱中的托梅􀅰皮雷士使团ꎮ 再以利玛窦为例ꎬ 他的个人努力和造出的

精妙机器虽然能打动万历皇帝ꎬ 却也不能立刻起到外交作用ꎮ 利玛窦本人在来到

北京之后还是必须长期羁留于会同馆ꎮ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１６０１ 年)ꎬ 利玛窦在

内廷宦官马堂和左都御史曹于汴的帮助下才获准久居北京传习天主教ꎬ 万历皇帝

也为他发放俸禄ꎮ 但是ꎬ 即使如此ꎬ 朝中仍有不少反对之声ꎮ 礼部清吏司的态度

就极为警觉ꎬ 言 “看得利马窦一寓夷耳ꎬ 异物进献既非贡例ꎬ 到京潜住尤涉诡

秘”④ꎮ 吏部右侍郎朱文恪也反对接纳利玛窦ꎬ 直接道出 “ «会典» 止有琐里国ꎬ
而无大西洋ꎬ 其真伪不可知ꎮ 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ꎬ 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

不同􀆺􀆺又既奉旨送部ꎬ 乃不赴部驿ꎬ 而私寓僧舍ꎬ 臣不知何意也ꎮ 乞量给所进

行李价值ꎬ 照各贡译例给ꎬ 与利玛窦冠带ꎬ 速令回还ꎬ 勿得潜住两京与內监交

往ꎬ 以致别生支节ꎬ 且使眩惑愚民ꎮ”⑤和利玛窦关系较好的蔡献臣针对这些人的

态度ꎬ 上 «议处贡夷利玛窦疏» 主张善待利玛窦ꎬ 但他也承认 “看得外夷之进

贡也ꎬ 必资国王表文ꎮ 必由布政司起送ꎮ 而其入都也ꎬ 必扄之会同馆ꎬ 必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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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 严从简: «殊域周咨录»ꎬ 卷九ꎬ 明万历刻本ꎮ 在清朝张廷玉所撰殿本 «明史» 卷三百二十
五中ꎬ 林富上疏被加以篡改ꎬ 变为主动提议允许佛郎机开市ꎮ 关于这段历史真相ꎬ 可参阅邓开颂: «葡萄
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ꎬ 载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９ 年第 ６ 期ꎮ

〔明〕 吕维祺: «四译馆增订馆则􀅰卷十二»ꎬ 民国景明崇祯刻清康熙补刻增修后印本ꎮ
〔明〕 张卤: «皇明嘉隆疏钞»ꎬ 卷二十二ꎬ 明万历刻本ꎮ
〔明〕 蔡献臣: «清白堂稿»ꎬ 卷一ꎬ 明崇祯刻本ꎮ
〔明〕 沈德符: «万历野获篇» 卷三十ꎬ 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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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寺ꎬ 必下臣部译审明白ꎬ 而后疏进内府ꎬ 必经鸿胪寺报名见朝ꎬ 而后宴赏礼遣

焉ꎮ 此祖宗之定制ꎬ 而礼官之职掌也”ꎬ 只是念及 “利玛窦以久住之夷ꎬ 自行进

贡ꎬ 虽从无此例ꎬ 而其跋涉之劳、 芹曝之思ꎬ 似不可不量加赏赉以酬远人ꎮ”①

我们再来看张星烺的汉译国书ꎬ 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了ꎮ
“中国万历皇帝: 有两人自罗斯来ꎮ 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罗斯人曰: 为贸易

而来ꎬ 贸易可也ꎬ 去后可再来ꎮ 寰宇之内ꎬ 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ꎬ 两国

之间道路颇为平坦ꎮ 尔等上下沟通ꎬ 可运来珍品ꎬ 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ꎮ 今尔等

即将归去ꎬ 再来时ꎬ 如系奉大君主之命ꎬ 朕亟盼携带大君主之国书ꎬ 届时朕亦将

报以国书ꎮ 尔等如携国书ꎬ 朕即命以上宾之礼接待来使ꎮ 朕今不便遣使访尔大君

主ꎬ 因路途遥远ꎬ 且语言不通ꎮ 朕今致书大君主ꎬ 并向尔大君主致意ꎮ 一旦朕之

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ꎬ 朕当遣使者前往ꎮ 朕身为皇帝ꎬ 依本国之习惯ꎬ 既不

便躬亲出国ꎬ 亦不允本国使臣及商人出国ꎮ”②

这份 “国书” 中的不正常ꎬ 在 “敕书” 恰好是正常的ꎮ “中国万历皇帝”③

这个不甚通顺的词在边境少数民族的敕书中不算奇怪ꎮ 洪武本 «华夷译语» 中

不同的北元贵族对明廷使用的称谓就不统一ꎮ 书信中说到的 “有两人自罗斯而

来”④ꎬ 在国书中不可能出现ꎬ 国书的指称对象只可能是对象国的君主ꎬ 但在贸

易敕书中 “夷使” 来历和数量则是必要的凭证ꎮ 不仅如此ꎬ 隆庆五年俺答封贡

时王崇古上奏ꎬ 建议 “今宜定制岁许一贡ꎬ 每贡俺答马十匹ꎬ 夷使十人􀆺􀆺其诸

酋贡各以部落大小为差ꎬ 大者四匹ꎬ 小者二匹ꎬ 夷使各三人”⑤ꎮ 这段内容在

«明实录» 则作 “夷使各二人”⑥ꎬ 故而佩特林使团允许入京进贡的队伍不会超过

两三人而已ꎬ 这和佩特林所携回书信中说的 “有二人自罗斯来” 就相符了ꎮ
又如ꎬ 张星烺译文中提到的 “寰宇之内ꎬ 尔大君主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⑦ꎬ

大致相当于永乐本 «华夷译语» 中 «敕谕四方海外诸国番王及头目人等» 所言

“凡覆载之间ꎬ 日月所照之处”⑧ꎮ 张星烺译文中 “尔等上下沟通ꎬ 可运来珍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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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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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堂稿»ꎬ 卷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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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ꎮ”① 在永乐本 «华夷译语» 中 «敕亦里把里地面火者、 王、
头目马哈木等书» 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表述ꎬ “尔􀆺􀆺遣使以阿鲁骨马②来进ꎬ 诚

意可嘉ꎬ 特赐尔彩缎表里”③ꎮ
“今尔等即将归去” 以后的部分很可能不是敕书的本文ꎬ 而可能是礼部或会

同馆官员附加的解释ꎮ 佩特林到达北京之时ꎬ 利玛窦已经去世八年ꎬ 在他生前的

努力之下北京已经有了信仰天主教或者同情理解西方人的官员士人ꎮ 因此ꎬ 也许

不排除佩特林作为 “夷使” 入京后ꎬ 有个别官员或中国基督徒和他有所交流ꎬ
甚至可能在个人层面相信了他来自西方 “罗斯” 国的说法ꎬ 故而出于好心在敕

书之后添加附录ꎬ 解释了当时中国外交形势ꎬ 以便佩特林回国复命ꎮ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敕书何以得到ꎮ 表面上看ꎬ 明朝官员似乎断定了佩

特林使团并未携带任何礼物ꎮ 倘若真是这样ꎬ 那么ꎬ 佩特林一行同沿途蒙古各部

又是怎么样拉近关系的呢? 如果他使用贡使身份入关ꎬ 他又怎么可能连马匹皮毛

之类的普通物资都没有准备ꎮ 作为俄罗斯国家派遣的使团ꎬ 进贡一些简单的 “方
物” 又有何难? 明朝官员回绝的大概是他觐见万历皇帝的想法ꎮ 虽然明朝来京朝

贡者甚多ꎬ 朝廷也会安排官员专门接待ꎬ 但是ꎬ “夷人” 要想朝见皇帝本人ꎬ 那

就非要出具正式表文ꎬ 拿出点不一般的礼物ꎬ 并且要打点好礼部官员才能引起皇

上兴趣了ꎮ 佩特林报告 ２ 号版本中明朝官员的一段话ꎬ 注解了当时君臣的态度:
“我们的皇帝不准备派使臣去见你们的沙皇ꎬ 因为你们的沙皇有的宝物ꎬ 我们的

皇帝也有ꎬ 我们皇帝有一块宝石日夜放光􀆺􀆺”④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也许不是佩

特林真的两手空空ꎬ 而是明朝人不大稀罕这些寻常贡物ꎮ 这段明人的自夸也是符

合万历时期历史状况的ꎮ 明神宗对珠宝的喜好是出名的ꎬ 殿本 «明史» 称 “帝
日黩货ꎬ 开采之议大兴ꎬ 费以巨万计ꎬ 珠宝价增旧二十倍”⑤ꎮ 当然清朝官方或

许对前朝有所丑化ꎬ 不过明朝人或明朝遗民的记载中ꎬ 万历皇帝的奢靡也是惊人

的ꎮ 谈迁 «国榷» 记载万历四年六月时ꎬ “承运库太监崔敏等ꎬ 请采买金珠宝石

以备大婚ꎮ”⑥ 万历十四年七月ꎬ «明实录» 记载了南京官员孙世祯在全国范围的

旱涝灾害面前的上疏呼吁ꎬ “近如承运库以买金珠宝石为请ꎬ 用至十九万有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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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少减数万ꎬ 即可以为数千家中人之产ꎬ 活书万垂死之命ꎬ 不可量为裁减乎?”①

可是到了当年九月时ꎬ “户部进金珠宝石杂料共费七万八千六百三十五金ꎮ”② 一

个西伯利亚哥萨克有能力进献的财物自然是难入万历皇帝法眼的ꎮ
因此ꎬ 明朝方面很有可能就把佩特林当作塞北某个不知名小部落的头领ꎬ 按

“罗斯地方进贡头目” 的名义给了敕书打发回去ꎮ 再者说ꎬ 即便他没有单独准备

自己的贡物ꎬ 只要他能够混入土默特人的队伍中ꎬ 入关时就可以被计入 “某某以

下夷人多少多少名” 之内ꎮ 待朝廷接受了这支队伍的贡物后ꎬ 作为朝贡队伍一员

佩特林就有可能获得明朝人补发的敕书了ꎮ 总之ꎬ 从民族史的角度出发ꎬ 通过报

告文本和历史背景的分析ꎬ 佩特林在北京的身份很可能是明人眼中某个 “远方部

落” 的贡使ꎬ 他带回的 “书信” 也很可能是一份 “进贡夷人” 的 “敕书”ꎮ

五　 对佩特林报告的历史命运与应有地位的重新评价

佩特林报告广受质疑的重要客观原因ꎬ 是在他之后不久ꎬ 内亚局势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ꎮ 佩特林出使时期一度雄踞阿尔泰山ꎬ 扼守俄蒙之间要道的和托辉

特部ꎬ 在硕垒乌巴什 １６２３ 年死后渐渐衰落ꎬ 最终成为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弱

小属部ꎮ 曾经把持敕书ꎬ 控制蒙古和重要通商要道的归化城土默特贵族亦在 １６３５
年被皇太极整肃ꎬ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ꎮ 在大清王朝先后征服蒙古和入主中原后ꎬ
佩特林的知识的即时性很快就失去了ꎮ 何况直到 １９ 世纪后期ꎬ 西欧人才得以踏

足佩特林穿越蒙古高原的道路ꎬ 报告中出现大量的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人名地名ꎬ
对于西欧的知识群体来说也不异于天方夜谭ꎮ 另外ꎬ 佩特林有限的文化水平使他

无法把自己的见闻和早期行纪联系起来ꎬ 更无法对自己初步取得的知识进一步阐

释ꎮ 佩特林可能并不知道柏朗嘉宾等人在数百年前提到的 “蒙古” 和他接触到

的 “蒙古” 有何种联系ꎬ 也不清楚西欧知识界已经熟悉的马可􀅰波罗等人ꎮ 知

识的局限影响了文本的跨文化阅读ꎬ 也降低了行纪在同时代西欧人心目中的可信

程度ꎮ 将佩特林报告译成法文的东方学家贝热隆在 １６３４ 年时ꎬ 就这样总结道:
“这些事情相当模糊和含混ꎬ 另一些事情还有传说色彩ꎮ 这个旅行家不能分清他

看到的和他听闻的ꎬ 这显示了他的无知ꎮ 因此需要期待其他准确的行纪ꎬ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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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更加确凿ꎮ”①

但是ꎬ 报告记载的与众不同ꎬ 恰恰可以反证报告的材料没有经过后人的有意

作伪ꎮ 且不说蒙古高原上和托辉特部、 扎萨克图汗部和土默特部三者在 １７ 世纪

初期同时兴盛的时期极其短暂ꎮ 明朝九边的局势从 １５７１ 年隆庆和议后的初步安

宁ꎬ 到 １５９２ 年平定哱拜起事后大体和平ꎬ 再到 １６１９ 年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的

日益恶化ꎬ 前后也不过几十年而已ꎮ 佩特林笔下同时包括蒙古各部和明朝的太平

景象只可能发生在 １７ 世纪初的十余年里ꎮ 这位可能目不识丁的普通军人ꎬ 焉能

轻易编造出这段稍纵即逝的历史出来?
明朝和俄罗斯没有因为佩特林建立官方联系ꎬ 这不能说不是历史的遗憾ꎮ 这

种遗憾和当时内亚的局势以及晚明的天朝上国心态不无关系ꎮ 佩特林来华前ꎬ 俄

国人已和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蒙古部落打了多年交道ꎮ 即使佩特林不谙蒙语ꎬ 使团

中大略也必有了解蒙古语言的通事ꎮ 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ꎬ 属于白海———波罗的

海地域人种的俄罗斯人并不是典型的 “高鼻深目”、 “金发碧眼” 型ꎬ 他们发型

多为直发ꎬ 鼻子较短ꎬ 鼻梁较凹②ꎬ 有些像东方人脸型ꎮ 同时历史上的蒙古各部

也包括了不同族群和血统的人群ꎮ １７ 世纪蒙古文史书 «黄金史纲» 就明确记载

了北元政治舞台上那些从名字上听就可能具有中亚血统的人ꎬ 例如伊斯满、 伯格

哷逊、 伊巴赉等③ꎮ 在还没有什么 “人种论” 的 １７ 世纪ꎬ 蒙古贵族和小头目中

出现一两个有西域相貌特征的人物ꎬ 无论对于土默特部还是明朝来说都不算什么

怪事ꎮ 如此来看ꎬ 佩特林一行很容易就会被明朝人当作蒙古人打发ꎮ 另外ꎬ 明朝

人对于 “罗斯” 地方究竟在何处ꎬ 本身就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关切ꎮ 有明一代编

绘的各种地图中ꎬ 除了可能承袭了元代地图的 «大明混一图» «舆地图» 和 «朔
漠图» 等对长城以外的地理状况等有较准确反映以外ꎬ 其余地图对长城以外的状

况都颇为无知ꎮ 对于俄罗斯这个远在极北的国家ꎬ 在明末即使是接受了西学的中

国人也是不甚了解的ꎮ 收于 «三才图会»、 较早受到西方地理学影响、 画出五大

洲的 «山海舆地全图» 中就根本没有俄罗斯的位置④ꎮ 至于介绍俄罗斯的 «职方

外纪»ꎬ 则在是佩特林使华以后才出版的ꎮ
不论如何ꎬ 佩特林报告本身还是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ꎮ 前述若松宽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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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林对和托辉特部史事的纪存是一例ꎮ 佩特林报告中列举蒙古高原各部时格外

突出扎萨克图汗的地位ꎬ 也是对当时历史形势的忠实纪录ꎮ 更为重要的内容是他

对土默特部在朝贡贸易中的关键地位与其兴盛的佛教文化的描写ꎮ 众所周知ꎬ 有

关河套地区土默特部的汉文史料大体集中在 １５５０ 年庚戌之变与 １５７１ 年隆庆和议

之间ꎬ 此后因其与明朝关系相对稳定ꎬ 明人减少了对它的进一步关注ꎬ 而蒙古文

文献中对 １６ ~ １７ 世纪归化城地区的具体描写也不是很多ꎮ 佩特林报告中关于当

时归化城一带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藏传佛教兴盛程度的详细描写ꎬ 恰恰可以弥补其

他史料的空缺ꎮ

结　 语

讨论俄国能否与万历年间的明朝建立官方往来ꎬ 明神宗能否正式给阿列克谢

沙皇颁发国书ꎬ 以及那份 “国书” 的俄文译本像不像真正的国书ꎬ 同讨论个别

俄国人是否可能在内亚政治生态相对平静的 １６１８ 年穿越蒙古高原到达北京ꎬ 以

远地 “头目” 某某身份随同蒙古人入贡ꎬ 取得明廷一份朝贡敕书ꎬ 实质上是两

个不同范畴的问题ꎮ 前者是严格的外交史话题ꎬ 而后者则是中西交通史或者说丝

绸之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ꎮ 在佩特林稍前与稍后ꎬ 通过丝绸之路穿越欧亚大陆的

商人和探险家不乏其人ꎮ 比他稍早就有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河西走廊的鄂本

笃ꎬ 比他稍晚还有自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阿里的安德拉德ꎮ 一个对西北

蒙古诸部不无了解的俄国哥萨克军人ꎬ 从地理上属于亚洲的托博尔斯克行进到长

城脚下的北京ꎬ 其实并非天方夜谭ꎮ 若把中俄关系史的问题放在丝绸之路历史的

大视角上看ꎬ 或许学者们的思路可以更放得开些ꎮ
总之ꎬ 佩特林的意义是不应被抹杀的ꎮ 他是目前有文献可证的第一位来华俄

国使者ꎬ 更是自元明鼎革与金帐汗国瓦解之后ꎬ 第一位成功穿行欧亚大陆中部草

原ꎬ 到达北京的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旅行家ꎬ 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结束后第一位能够

同时接触蒙古各部和中原王朝的人ꎮ 值此佩特林来华 ４００ 年之际ꎬ 利用新方法和

史料重新检视佩特林来华的真实性ꎬ 不仅是为这位俄国使者正名ꎬ 也是对中俄关

系史早期发展基础的重新思考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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